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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对外贸易的产生及演变

第一节　　早期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观（上）

历史时期云南对外贸易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这是研究云南

对外贸易的一个起点，也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志们所关心并

力求加以解决的问题。从地理角度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云

南属于内陆地区。复杂的地形，远离政治中心，由此决定了它的

闭塞特征。又由于其地处沿边地带，与邻国毗连，这又使它具备

了对外交往的有利条件。因此之故，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

云南始终在同闭塞作斗争，为建立同外界的交往与联系进行着不

懈的努力。正是在这种苦斗中，闭塞的云南成为我国最早踏出国

门，开展对外交往的地区之一。对外贸易也伴随着对外交往的建

立而产生、对外交往的扩大而扩大。分析研究早期云南对外贸

易，既不能盲目拔高，更不能人为地加以否定。本章从云南对外

交通的开辟、对外商业关系的确立、对外贸易的拓展以及社会经

济发展对对外贸易活动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从而认识早

期云南对外贸易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历史阶段。

通往世界的桥一“西南丝路” 梁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架起了云南同外部世界之间商业和文

化交流与联系的桥梁。那么，这条丝绸之路究竟始于何地，达于

何处，又开通 世纪。认于何时？现代学者多把它追溯到公元前

为至迟在公元前 世纪就开通了一条由中国南部、西南部经昆明

达于缅甸、印度等地区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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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古代王朝对西

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正如有学者指出：“欲知滇缅交通之由来，

须以追溯秦汉间川滇之贸易通道为其权舆。盖因当时西南夷中之

滇国昆明，固一面交通印缅，一面交通巴蜀，而为其中枢也。”

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昆明处于南方丝绸之路的中枢，古代中

国，不论是南方的荆楚，还是西南的巴蜀，欲交通印缅，必先交

通滇国。

古代中国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大体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

的，即荆楚向西拓展，巴蜀向南开疆。可是，这种开发究竟起于

何时？

据史籍记载，楚国远在春秋中期以后就曾不断向古云贵高原

开拓疆土，建立交通，使之实际成为楚国的西疆。今云南东部曲

靖、富源、陆良、寻甸一 西带，为古劳浸、靡莫居地。 《史记

南夷列传）说：滇国“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徐中舒先生谓

其首领都是楚国贵族。 这些贵族与楚的关系如何，今云南陆良

氏是“县境的刘宋《爨龙颜碑》有记述。其碑文谓爨 颛琐之玄

孙，才子祝融之眇胤（苗裔）也。”并谓爨氏先人曾“霸王郢

楚’，“诏德于春秋”的令尹子文是其祖宗。这一带的濮人、劳

氏因与庄浸、靡莫及爨 为同族，故《史记 西南夷列传》说与

滇国“皆同姓相扶”。 《汉书 西南夷列传》则说：“滇王者，其

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楚威王（前

前 年）时，楚庄王苗裔庄 ，循长江略巴黔中以西，

夏光南《 年 月初版，第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民国 页。

杜预《春秋释例》（《左传 文公十六年》《疏》引）及［晋］常璩：《华阳

国志 南中志》称其为濮越或百濮。

徐中舒《夜郎史迹初探》，载（夜郎考》（三），贵州人民 年。出版社，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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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滇池区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地平，肥饶数千里，

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

乃以其众 庄 入王滇。为长久计，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滇为滇王，独有一方基业，更使楚国势力达于滇池区域。汉时滇

国统治者仍为楚王族的后裔，故司马迁在《史记 西南夷列传》

中十分肯定地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还说，夜郎

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正义）谓：“靡非在姚州

北，⋯⋯即靡莫之夷。”此“靡莫之夷”的靡非，亦本江汉濮

人。 从地域范围来看，靡非即在现今云南楚雄为中心的广大地

区，其北抵金沙江两岸，南及礼社江。 地跨滇南、滇西南和伊

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古哀牢国与楚的关系又如何呢？是时，古哀

牢为一民族部落的旧称，与“夜郎”、“滇”、“邛”相类，也已进

入奴隶社会，具备了国家形式的政权组织，故称其为国。其地相

当于今天保山、德宏、临沧、怒江、耿马、思茅、西双版纳和伊

洛瓦底江上游的 由此可见，古哀牢地处控扼云南交广大地区。

通外国之咽喉，其地与楚人曾经经营过的滇东广大地区之间的联

系是显而易见的，与楚的联系也是可以肯定的。

从上述所举史料来看，楚国在古云贵地区确实进行过历次开

拓，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其势力所及，

据研究，到楚后期，其西疆达于今哀牢山脉南北，其北在古靡非

《史记 西南西南夷列传》、《汉书 夷传》。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 月 页 。版，第

对于靡莫、靡非、哀牢部族的问题，史学界说法不一，此处依已故方国瑜先

生之说。详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 月版，第年出版社，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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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金沙江畔，甚至可 对于这样辽阔能抵达蜀之邛崃山麓。

的西疆 古云贵地区的开拓，与楚国腹心地带荆州地区究竟有

着怎样重要的经济联系？这还得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

中去寻找答案。具体来讲，这种联系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为黄

金的东运，二为楚丝的西来。从史籍记载来看，荆州不产黄金，

然而楚国却实际拥有大量黄金，成为其金融支柱和兼并之资。楚

国还是当时最先采用黄金铸币的诸侯国，其数量很大，种类繁

如郢多， 鼐爰、支爰、陈爰、融爰、卢 等金、 等。其实物在湖

楚国北、陕西、安徽、河南等省均有发现。 黄金来之何处？其

答案就要在楚国控制的广大疆域中去寻找。自古以来，云南是一

个重要的黄金产地。《韩非子 倒言七右经》说：“荆南之地，丽

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这里的“丽水”即指云南境内之金

沙江，为当时靡莫的属地。哀牢所在的澜沧江亦产黄金，《后汉

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地“出铜、铁、铅、锡、金、银、

光珠。” 南中志《华阳国志 》载：永昌郡博南县，“西山高四十

里，越之，得澜沧水。有金沙，以水洗取，融之，为黄金。”这

些地区的黄金，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了开采。这些黄金开

采后便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内 都地，其中也包括国 ，从而充实着楚

王国的国库。正因如此，楚国虽不产金，却有大量的黄金用作货

币流通天下，作为财富用作交通 这当诸侯、兼并天下的资本。

然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答案就在于此。

楚地是古代中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楚向西南开拓

①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月版，年 第 页 。

《考古 期，》， 年第 年第 期 期， 年；《文物》， 年第

第 期， 年 期。

③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月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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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开采黄金的同时，也把丝运入西疆，从而形成了荆楚与云

贵两地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惟如此，楚丝在输入云贵地区的同

时，而且还经滇池地区转输缅甸及印度一带，这也是有据可考的

事实。在古印度文献中就有 一词，据季羡林先生著文说，

就 楚位于我国腹心地区，是“脂那”、“支那”，即中国。

其丝对外输出及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季羡林先生还在其《中国

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从古代蚕丝的发现，蚕

丝在西域的传布，蚕丝在西南的传布以及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等

考察入手，肯定了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然后经滇

缅通道转输到了印度的基本事实。另据苏仲湘先生《论“支那”

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一文旁征博引，认定“支那”一

词即指楚地无疑。 荆楚能为古印度人所熟悉，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双方存在着经济联系。

楚国开拓西疆 古云贵地区，除了经济上的联系外，文化

上的相互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其较具代表性者，有如铜鼓、玉

器、方巩铜斧、靴形铜钺、喇叭形茎首一字格短剑、铜镦于、铜

葫芦笙及丝织品。从滇池和荆楚两地区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他

们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渊源关系。

巴蜀对南中的经略开发，其历史更加久远，而且最为直接，

交通联系更加频繁。据史家研究，古代四川交通云南以及假道云

南交通现今之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其所取用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五

条：零关道、五尺道、南夷道、滇越进桑道、滇缅印永昌道。这

些交通路线从不同的方向向南、西南幅射，进入云南以后，便与

季羡 月版，第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页年 。

载（历史研究》， 年第 期。

朱俊明《楚向古云贵开疆史迹钩沉》，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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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境内各民族地区的交通网络相接，最后通向遥远的国境线以

外同世界相连。

零关道　　零关道是古代川滇交通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

晋代左思《蜀都赋》称杜宇王时“廊灵关而为门”，常璩《华阳

国志》称杜宇时“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杜宇王

世纪执政时代，约在春秋之世，或西周之末，即在公元前 之

时。 世纪时，蜀国便以零关为门户也就是说，公元前 ，南下

与滇南及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了。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通的零关道，秦代已相当通达。《史记

司马相如传》称：“邛、笮、 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冉、

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初欲通西南夷古道，因“费多，道不

通，罢之” 年）司马到元光五年（前 相如“略定西夷，

邛笮、冉 、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斥，西至沫

为徼，通零关若水；南至牂牁 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

子，天子大悦”，秦末汉初闭塞的古道又复通畅起来。元狩元年

（前 年），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探求通身毒国的通道，其中所

走的一条路即是灵关道。元鼎六年 年），司马迁也曾（前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元封二年（前

“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 以兵临滇。⋯⋯滇举国

降，请置吏入朝”，遂设益州郡。 元封六年（前 年）汉兵

降服昆明夷，又设叶榆等数县。至此，零关古道的梗阻尽除，道

路得以畅通。商贾便沿此通道贩运笮马、僰僮、牦牛以及丝织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月版年 ，第

也就是说，公元前 世纪时，蜀国便以零关为门 南下与滇南及西南地区户

各少数民族相互交往了。

《大宛列传《史记》卷 》

《史记 太史公序》。

《汉书 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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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铁器、其他金属制品和食盐，借以谋取巨利。

在这些交换物品中，笮马为建昌及滇西一带所产的良马。

《新唐书》说“：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始生

若羔，岁中纽莎系之，饮以米潘，七年可御， ①日驰数百里。”

云南管内物产》说：“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冈樊绰《蛮书 向

西，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初生如羊

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 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

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古代云

南产骏马，已为众多史籍所详载。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

说：“蛮马出西南诸番，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

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诸蕃之最。”

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讲到南宋时期，曾在广西桂林开设马

市，“南渡偏安，于静江易马。”可见，蛮马交易历史久远，以至

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僰僮为今四川安宁河及金沙江流域之夷

族。《汉书 地理志》载：“巴、蜀、广汉，⋯⋯南贾滇、 僰僮。

西近邛笮马、旄牛。”可见，僰僮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可以购

买。这些作为特殊商品的奴隶，包括劳深、靡牧、嶲、昆明、哀

牢、姑缯、同师、夜郎等等诸民族。因他们不谙内地语言风俗，

须奴隶商购入后进行调教后方可售供使用，统称为“滇僰”；那

些已习汉语汉俗，奴隶商购入后不须调教即可出售使用者，称为

汉代蓄奴制度盛行，蓄奴在内地及边疆都视僰僮。 为合法，富

裕之家可用金银购买，如司马迁所言蜀卓氏、程郑、寡妇清之

流，为富蓄奴以千计。同时，又通过剥削这些奴隶的劳动获取更

大的剩余价值。旄牛即羌地特产牦牛，生活在高寒山地，内地不

《新唐书 南蛮列传（上）》。

任乃强《华阳国 年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月版，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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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长，其皮、肉、毛为内地所重，当时主要市场在莋都（沈黎

郡地），内地商贾来此购买并就地剥制 铁在古毛皮销往内地。

代巴蜀地区采冶甚多，临邛、武 之阳都是重要产地。南安、定莋

南出盐，朱提出银， 邛都之南山出铜，这些都为南中各族所必

需。蜀布、 邛杖、枸酱亦为可供外销的商品。这期间，由于商品

贸易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富商巨贾。《史记 货殖列传》说：蜀卓

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顷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说程

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零关古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勾通川滇之间的经济联系，进

而把川滇引向广袤的世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条古道，大

体上有两种走法：其一，自蜀郡（成都）西南行，经临邛（邛

徕）、严道（荣经）、旄牛（今汉源县境），再沿孙水（安宁河）

到邛都（西昌），经会无（会理）、三缝（姜驿）、渡若水后到青

蛉（大姚），直达叶榆（大理）。其二，自蜀郡（成都）浮水直南

到南安（乐山），转西南行，经峨边到俾水（昭觉），再西南行到

邛都（西昌）与第一道会合。

五尺道　　历史上从巴蜀取道朱提滇东北地区到达滇境的

交通路线，因有秦“奋六世之余烈”，展拓疆土，开发西南夷，

派尝頞略通五尺道之说而称为五尺道。但是，五尺道何时开通为

一难题。《史记 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尝頞略通五尺道，诸此

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

蜀民或窃出商贾，取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秦时

尝頞所展拓的路线就是，自僰道（四川宜宾）、经朱提（今滇东

北昭通地区）到达曲靖、滇池的路段。由于该路线所经地区山势

险峻，横亘众多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高山深谷，道路开凿十分艰

①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 月版，第海古籍出版社， 年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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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路面宽度必然受到很大限制。据后人推算，五尺道约合现今

米左右，比照秦汉 米左右的轮距，此路只够人畜行走。

《史记 货殖列传》称四川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

易所鲜。”《史记 索隐》也说“谓栈道广五尺。”这都说明川滇有

五尺栈道相通。正因如此，沿途区域才得以设官治理。进而经此

通道“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

富。”

秦末汉初战乱不已，边疆事务废驰，古道一度闭塞，出现

“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的情况。但是对于事关军国大事的这

样一条交通线，统治者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一旦政局趋于稳定，

打通这条交通 程 上来 高后 六年 （ 前线必将被提到议事日

年），汉王朝便正式在今宜宾西南设置僰道县，为修复古道、经

略西南事务奠定了基础。武帝即位后，派唐蒙开辟南夷道的同

时，又令其沿五尺道路线开辟“西南夷道”。在开辟“西南夷道”

时，先行打通了巴蜀境内的路段，这就是所谓的“僰青衣道”。

僰青衣道也有两种走法：其一，自蜀郡（成都）向西行，经青衣

（雅安），顺 江）青衣水（青衣江）到南安（乐山），再沿江水（岷

抵僰道（宜宾）；其二，自蜀郡（成都）浮船沿江水（岷江）往

南，过广都、武阳（彭山）、南安（乐山）、犍为抵僰道（宜宾）。

成都到宜宾古有水道相通。唐代诗人杜甫在草堂寺写下“两个黄

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的不朽诗句，给后人追寻古代成都对外水路交通情况留下了

重要线索。僰青衣道修筑一事，《华阳国志）有载：“武帝初，欲

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费功无成，

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谕之。使者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执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 月》， 版，第重庆大学出版社， 年 页 。

《汉书 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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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将斩之。令叹曰：‘恭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蒙即令送成

都市而杀之。故世为谚曰‘思都邮，斩令头’云。后蒙为都尉，

治南夷道。”这段通道开通的时间，据有学者断言，应在开辟犍

为郡的前一年，即建元五年（前 年）。设犍为郡后，又继续

开凿通向南中的西南夷道。《华阳国志 蜀志》称：“元光五年，

郡移治南广。”建元六年设犍为郡时，郡治是在鄨县，随着西南

夷道通达郡治腹心地带的南广后，郡治也就从鄨县迁往南广，而

鄨县也就划归牂牁郡管辖。当时自僰道往南延伸的道路有两条：

条系通夜郎之南夷道，其路径主要在今贵州境内，但亦可在朱

提转道通向云南；另一条为直指滇池地区的西南夷道，目的地是

曲靖、滇池一带，其路线走向基本上就沿秦五尺道而行，但其路

况比秦五 江水》便称：汉武帝时，唐蒙尺道大有改观。《水经注

“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

三四丈。”就是说，这条道路宽阔的地方路面可达一丈以上，通

到悬崖之处，则凿成凹槽嵌人岩体三四丈深。这条通道，自宜宾

南下渡横江、经大关、昭通、曲靖直抵滇池地区。

从秦代五尺道到汉晋西南夷道的开通，又把巴蜀与南中东部

广大地区联系起来。这条道路的开通从政治意义上看，它使中国

边疆第一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开郡县，设官治理。

两汉时期，对西南夷用兵，就曾频繁进出此道。元狩元年（前

年），天子“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

夷，指求身毒国。” 其中一路即是经僰道人滇池。元封二年

（前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

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

是，汉王朝便在滇王辖境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仍以滇王为实际

统治者。后夷民数反，汉多次用兵平叛，所征调兵马前行均离不

《汉书 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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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此道。王莽用兵南中，因僰道艰险，劳民伤财，“僰道以南，

山险高深，茂（注：冯茂）驱众远居，数以亿计，吏士离者，乞

死者什七”亦经此路。 两晋时此路仍为川滇交通要道。《华阳

国志》载：“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

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

盘蛇七曲。盘羊、乌 降栊，气与天通。看都 泚，住柱乎尹。

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坂。其险如此。”

“五尺道”的开凿意义重大，它不仅为王朝统治云南、实现

政治上的利益创造了条件，而且与“巴蜀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

关，这条道路是“巴蜀殷富”的重要源泉。正因如此，尽管汉初

政府曾以极其严厉的行政命令“闭蜀故徼”，也无法阻止商贾在

巴蜀与西南夷之间进行的贸易往还，奴隶贸易的丰厚利润驱使着

巴蜀商人甘冒违法之险“窃出商贾”。关于巴蜀与南中的贸易，

其所取给的商货，如在灵关道进行的那样，购入者有笮马、僰

僮；输出者多为丝织品、金属器及食盐等物品。

南夷道　　汉武帝建元六年，番阳令唐蒙受命出使南越，

回到都城长安后报告了他的重大发现，即从巴蜀经夜郎沿牂牁江

有秘密商道可通番禺的情况。汉武帝闻知此事后，当即派唐蒙经

理“通夜郎道”事宜，这便成为汉朝开发南夷道的直接起因。唐

蒙领命后，先取符关道通夜郎。但此路不理想。元光五年，“发

巴蜀治南夷道”，遂改由僰道循牂牁江入夜郎境。修筑南夷道的

西南夷列传》记载甚详：“建元六年起因，《史记 ，大行王恢击

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

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

《汉书）卷 （王莽传》。

《华阳国志》卷 《南中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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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 。江广百余步，足以行

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

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

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

牁，出不意，此制兵可得十万，浮船牂 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

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

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候多同。厚

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

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

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

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

十余县，属蜀。”问题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其

道是否已通？显然道路是修通了，并且不只一条前面提到，建

元 鄨县，说明自巴六年置犍为郡时，郡治就设在位于夜郎东境的

蜀已有通夜郎的道路。这条道应该是自符关入夜郎的通道，否则

郡治就不可能孤悬在鄨县。致于自僰道入夜郎的道路，其路径据

考释应为自僰道（宜宾），经南广（盐津）到平夷（毕节）。但值

得 牁江相通，入番禺道一时并未打说明的是，南夷道并未能与牂

通，浮牂牁江的“制越一奇”之计也未能如愿以尝。故有元鼎五

年南越反，汉武帝兼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与牂牁五路出

兵，会攻番禺之举。结果南越已平，牂牁一路尚未能人越者。对

此 南越传》有：“使驰义候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史记

江”，“驰义候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之叹。之所以“发

夜郎兵未下”，无法到达南越，原因就在于道不通。道理很简单，

时人并不知晓牂牁江上游属哪条江，也就无法浮船南下番禺了。

对于牂牁江属于何水？据说是到了明清云、贵建省后，方志家们

才加以考订的。对夜郎位置的不同解释，牂牁江所指各异。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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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际判明，这个“夜郎临牂牁江”一语中的“夜郎”，应在今

天的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一带濒临北盘江和南盘江的某个地方，

牂牁江也就泛指北盘江和南盘江无疑。因此之故，远在黔东北的

南夷道当然无从接牂牁江浮船入番禺了。

南夷入番禺最终还是通了，蜀枸酱流入番禺也是事实。据现

代学者考证，蜀枸酱是秦汉间为数不多的商品之一，其早已行销

中原内地，故唐蒙至南越，一见即能识之，从而测知蜀与番禺间

有秘密商道相通。当问及此物从何处来时，设食者漫指西北方曰

“自牂牁来”。然而，唐蒙也并不确知牂牁为何地，但知番禺城外

大河名为“牂牁江”。因念“江水必自牂牁流来，故有此名。其

源必近蜀，故蜀枸酱浮船此水运达也。”因此之故，回都城后会

有指僰道人牂牁境寻牂牁江之举。

滇越进桑商道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滇越

通道始于何时，是研究者们颇为棘手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它的

开辟，其历史一定相当久远。在我国的古籍，其中包括先秦古籍

中，有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

载。这些记载反映了我国战国或上溯到春秋、西周甚至更加久远

的年代，中原地区就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中国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往来，见于史籍记载者，是从有关安阳王

建立瓯雒国的传说中开始的。《史记索隐》载：“《广州记》云：

‘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

候。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缓，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

牂牁江所指众说纷云。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

交通概论》（载（西 月）一文指出，牂牁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 年

江系指北盘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月版）书中指出，牂牁江为南盘江。

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交通 冷道” ；蓝勇《南概论》称此道为“滇越

方丝绸之路》文中称此为“滇越进桑道”，两说系指同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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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

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蜀王子至交趾建国之说，见于

记载者，除《史记索引》之外，《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

《 岭南道十四《交趾县》条、《岭南摭怪》之太平寰宇记》卷

《金龟传》、《越史略》卷 《国初沿革》、《大越史记全书》外记

卷 《蜀记》、《越史通鉴纲目》卷 等中越史书都有类似的记

载。蜀王子并文郎，建瓯貉国的时间，《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

蜀纪》及（越史通鉴纲目）卷 都说是周赧王五十八年（前

年）。前书说：“甲辰，元年（原注：周郝王五十八年）。王

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　貉国。”后书说：“周郝王五十八年，蜀

王既有文郎，改号曰瓯　貉，都封溪（原注：旧史，王姓蜀讳泮，

巴蜀人也。时王既并文郎，乃改国号曰瓯　貉 ，都封溪）。”讲到蜀

王子建瓯　国，还有一个问题需加说貉 明。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蜀

王子建国一说存在矛盾。史称蜀王子即安阳王，而蜀国早亡于

秦，蜀王子于周 年）或稍后已死，就如《华阳国赧五年（前

志》卷 所说：“周赧王五年（前 年），秋，秦大夫张仪、司

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

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王子，退至逢乡，死于白

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这样看来，蜀王子已死，

又何来蜀王子称“安阳王”？安阳王建瓯貉国就更无从谈起。对

此疑问，我们从（华阳国志）蜀王败走，死武阳，子死白鹿山，

但不载安阳王一说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很可能在秦灭蜀之时，蜀

王室的一支南逃退交趾，败骆侯而以其地称王。 当然，我们还

可以作这样的假设：蜀王有王子多人，有死于秦者，也有逃脱

者，后者也就是至交趾建国的安阳王。从以上的史料分析，我们

①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

年 月刊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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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认定：最迟在公元前 初，蜀与交趾已有交通，其道路也必

经过南中。其路径的具体走向，结合古今文献记载，大致可确定

为：自宁州滇池地区南下贲古（今云南个旧）、经西随县（今蛮

耗）、经进桑关（古勇步，今云南河口），沿叶榆水（元江）至

冷县（今越南永富省富寿地区）到交州，进而与汉代南方海上丝

绸之路相连接，通缅印邑卢没、谌离国、夫甘卢国、黄支国。唐

代樊绰、贾耽所记入安南的道路与该路程相似。

滇缅印道　　对于南方丝绸之路来说，滇缅印永昌道是直

接勾通中国西南与缅印之间陆路交通的关键路段。官方兴修这条

通道，其首倡者为武帝朝博望侯张骞。《史记》卷 《西南夷

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及大夏时见

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

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

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

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

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史记》卷 《大宛列传》又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其妫水南。⋯⋯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

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贾人往

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

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

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

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

①林超民《汉晋云南各民族地区交通概论》，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

年 月，第 页；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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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乃令骞因蜀 、出冉、出徙、出僰，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

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然闻其西可千余

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国。”这是汉政权指求“蜀身毒道”的开始。虽

然政府派出的使者被阻于昆明，但已经了解到昆明以西更远地区

的情况，确知川滇与缅印之间民间秘密商道的存在。问题是这条

民间秘密商道何时开通？从上文记载的时间来看，应当在张骞大

夏见蜀布、邛竹杖之前，即在公元前 年以前。但是，在这之

前究竟又存在了多久？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了解古代滇缅和

缅印之间的交往情况。

在古代，滇缅之间广阔的地域上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哀牢国。

《华阳国志 南中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据方国瑜先生考

释，哀牢部族自九隆始称王，九隆之世应在周郝王（前 一前

年）时或在以前，当公元前 年之前。是时，哀牢部族已

有称王，其社会经济变化发达较早，境内有富饶的物产，《后汉

书》、《华阳国志》诸书均 《后有记载，其中以“哀牢布”为著
”

汉书 西南夷传》、《华阳国志 南中志》称“僮花布”或“

即木棉布，产于哀牢，亦有称为“都布”（榻布、答布）者。

哀牢部族地域甚广，《华阳国志 南中志》称：哀牢地“东西三千

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 西南夷传》说：哀牢夷“其称

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

十一。”比之哀牢国更靠近内地的是昆明部族，其位置相当于今

天大理、保山之间。昆明与内地巴蜀、荆楚的交往如前所述，早

年 月版①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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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元前 世纪就开始了。古哀牢国就是居于这样一种内接巴

蜀、荆楚，外接缅甸、印度，成为古代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

经济文化交融的枢要地带。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自身

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内在因素使然，其对内（与中国内地）对外

（与缅甸、印度等国）经济联系也一定具有相当的规模。

古代印缅两国，从地理概念来看是相连的，这为两国商业和

文化上的交流扫除了障碍。缅甸与印度的远古关系离不开佛教传

播。印度佛教创始于公元前 世纪。创立之初即传入了锡兰和缅

甸，并经若干世纪后传入中国云南。就是说，缅甸与印度交往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世纪。 在古代历史上，陆路交往远比

海上交往来得容易与安全，尤其像缅印这样相邻的国家更是如

此。不言而喻，“敢于渡海而来的印度商人、冒险家，首先要有

由于这种交往，使得在遥胆量走陆路。 远的” 古代，在印度和

缅甸毗邻的广阔山区，就必然存在某种商业上的联系。当印度处

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即阿 年）统治时期，输迦，前

其东部拥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包括迦摩缕波（今阿萨姆）及

孟加拉的广大地方。为了促进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便

以佛教的传播为先导，派去大批高僧到外国传教，缅甸便是印度

佛教影响最大的国家，从而奠定了缅印间最为坚实的商业和文化

上的联系。也正是在孔雀王朝时代，中国西南经缅甸通达印度的

《印度最初的帝国》，载杰弗里 巴勒克拉夫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三联书店， 年 月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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